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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批的高校艺术院系与画家迁往
重庆，使之成为当时全国的艺术中心，其中尤以“海
派”画家最为引人注目。他们通过创作、举办展览及
教学等活动，“海派”绘画已经深深扎根于大西南，为
当地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对当地艺术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南地

区的艺术风貌，是中国美术史上值得回顾和深入研

究的重要事件。
1． 迁渝进程
“抗战”前，重庆作为西南中心地区，环境闭塞，
受新兴艺术浪潮的冲击较少，艺术家整体力量薄弱，

艺术发展相对落后。“抗战”期间，重庆成为“陪都”，
随着国民政府和一些机构的迁入，大西南受到了来

自各个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包括美术都发生巨大

变化。高校美术院系与画家的大批迁入以及频繁的
艺术活动，使重庆成为大后方的美术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几所重要的高校美术院
系先后迁至重庆。最早的是中央大学艺术系，这是当
时国内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南京沦陷前夕，中央大
学艺术系随校迁至重庆沙坪坝，西迁教师中的“海
派”画家有徐悲鸿、吕凤子、张书旂等。国立艺术专科
学校也在这一时期辗转移至重庆，其中的“海派”画
家有潘天寿、谢海燕、吴弗之等。另外一些高校美术
院系也陆续来到重庆，如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等。
这一时期还新办了不少艺术院校，最著名的是正则

艺术专科学校，由吕凤子任校长。这些艺术院校是当
时艺术教育与创作的核心，它们在大西南少则三四

年，多则七八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
随着美术院校的内迁，大批学院派画家来到大

西南，不少学院外的画家也蜂拥而至。在战事的逼迫
下，他们大多是举家内迁，寓居重庆等地，短则二三

年，长则近十年，为西南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内迁重庆的画家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绘画风格的
画派，如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但以徐悲鸿、潘天寿
为首的“海派”画家群体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重庆
相对安宁的环境中，或潜心创作，或以画笔为武器投

入到抗战宣传的洪流中，或在艺术教育上锐意进取，

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艺术人才。他们举办画展、卖画自
给、结社互助，交往密切，以“海派”绘画独特的、雅俗
共赏的艺术形式抗战保国。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
在这里写下了他们艺术生涯难忘而独特的一页，写

下了中国美术史上的辉煌篇章。
2． 艺术影响
迁渝“海派”画家在重庆期间于艺术创作、宣传

与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美术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西南地区影响深远。
第一，这一时期，“海派”绘画出现了一次艺术创

作高峰。“海派”画家将抗日救国的情怀化为艺术创
作的动力，涌现了大量的画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

高，远超前一时期。艺术成就较大的海派画家当推徐
悲鸿、潘天寿、张书旂、吴弗之等。徐悲鸿这一时期的
创作，继承了海派的笔墨，融入了时代特征，写实而

富于文学韵味。在他的笔下，“海派”绘画的吉祥寓意
转变成了令人振奋的民族精神。如《负伤之狮》以东
方睡狮来暗喻旧中国，并赋予丰富的内涵。雄师回首
翘望，包含着无限深意，表达了画家的爱国情怀。雄
狮虽负伤，但双目怒视，蕴藏着坚强的力量。在绘画
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的探索与创新。战争对柔美的、
风雅的和个人主义伤感的抒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

的，一些一向清高的艺术家在民族危机时，社会意识

有所改变，“海派”画家的审美心态与追求也随之转
换。抗战时期的美术在形式语言上不太关注曲线美，
也不推崇静态的表现，而是崇尚表现“力”、“奋进”或
者“抗争”的视觉语言和寓意硬朗的作品。在内容上，
提倡的是反映战斗的、生活的题材。通过表现战斗和
生活的作品，表现民族的抗争的意识和民族复兴的

理想。这些特点很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这一时期，相对安定的环境、美术机构和

美术家的大聚合,为艺术交流和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画家或进行艺术展示、或鬻画谋生、或义卖赈灾
等，美术展览很盛行，仅重庆一地，举行的画家个人

展览就达一百三十多次。 时人因而感慨：“雾季的山
城，一切都活跃了起来，尤其是美术方面，今天东一

个展览会，明天西一个展览会，简直弄得人眼花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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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应接不暇。”（钟树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
业》）“海派”画家是其中的主角，如徐悲鸿、丰子恺、
陈之弗、潘天寿等，都在重庆举行过个人画展。1943
年 3月 18日，“徐悲鸿画展”在中央图书馆开幕，共展
出国画、油画、素描两百多幅，其中包括大量国画作
品，如《灵鹫》、《逆风》、《奔马》、《风雨鸡鸣》、《晨曲》
等具有“海派”绘画艺术风格且有浓郁的时代感和民
族特色的绘画作品，每天的观众达万人之多。除个展
外，美术社团的展览也很频繁，尤以中华美术会为

多。该会积极筹备美术展览会，开办美术培训班，编
辑美术刊物，编辑连环画和举办街头展览等。画展是
展示和传播艺术的重要渠道，参观者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和当地的美术爱好者，通过各

种展览，他们认识和了解了“海派”。
第三，艺术院系是艺术传承的中枢，即使在动乱

的年代里，这里依然是艺术教学和创作的主体。抗战
期间，重庆主要的艺术院系是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

立艺专这两所公立艺术院校，潘天寿、张书旂、徐悲
鸿、吕凤子、吴弗之、张振铎等大多都在这些学校主
持工作或教学。他们结合实际，积极改进教学内容与
方法，并形成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强调中西结合和以
潘天寿为代表的、强调传统绘画体系的两种教学风
格。吴弗之、谢海燕、张振铎、诸乐三等遵照潘天寿的
教学方法，推行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的分科教学，
强调国画教学的独立性，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

新，博采众长不拘一家。这些教育思想与方法产生了
良好的效果。如李际科、苏葆桢、何方华、毕晋吉等先
后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立艺专，受教于前述的大

家。其中潘天寿对李际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书旂、
徐悲鸿、吕凤子对苏葆桢等画家也有重要的影响。

3． 社会影响
通过“抗战”时期的努力，“海派”绘画已经深深

扎根于当地，对大西南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艺术风貌。同时，“海
派”艺术自身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第一，在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他

们秉承“海派”风格，传道授业，为当地艺术的发展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抗战”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
来到重庆接受艺术教育，成为美术工作者，战后很多

人选择留在当地，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李际科，苏葆

桢、何方华、毕晋吉等。如李际科原籍安徽休宁，“抗
战”时期辗转来到重庆学艺，在潘天寿的指导下，以
“海派”笔墨为基础，本着“师造化”的精神，对张书

旂、吴昌硕等画家的作品进行了临摹学习。他的写意
花鸟，有些作品学习了潘天寿的构图、气息和用色，
浑厚大气。他深入生活，创作描绘农村场景的作品，
富有生活气息。何方华原籍山东菏泽，1939年考入中
央大学艺术系，受教于徐悲鸿、吴作人、张书旂等。他
继承“海派”传统，花鸟画取材广泛，清新自然，富有
时代生活气息，简练中见丰富，充满生动活泼的感情

和乐观健康的精神。通过他们薪火相传，“海派”的学
脉得以在大西南延续。
第二，通过移植与涵化，“海派”风格成功地占领

大西南的艺术领域，同时，当地的文化土壤与社会风

貌也促使“海派”改变，在创作风格、形式、内涵诸方面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题材和寓意方面更为贴近下层
民众，更富生活气息。如农村的鸡舍、鹅群、丰收的果
实、路边的野草、盛开的油菜花等成为绘画的主题。
在表现技法方面，保留了“海派”的特征,同时大胆运
用民间绘画的色彩与技法，这在战后至今的重庆画

家的创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在艺术风格方面重视
雅俗共赏，吸收多种风格，富于鲜明的时代感。
另外，迁渝期间，“海派”画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生命体验，这为他们的艺术创作及“海派”艺术的发展
促成了巨大的转变。“海派”原本是生长于繁华富庶
的现代都市，充满小资情调。而当国破家亡，民族危
难之际，他们暂避于山城，进入富于乡土气息与民族

特色的大西南，生存土壤为之一变。个人的生命的体
验经历了革命式的转变后，艺术创作的动力与源泉

也随之改变。因此，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海派”画家
在战前与这一时期绘画的风格、内容迥然不同，而这
一时期也成为很多画家一生的财富。
“抗战”以来，西南的绘画艺术受到了来自各个
方面的影响，获得飞跃发展，其成就远超以往。追根
溯源，“抗战”时期“海派”画家走进封闭的世界重庆，
对于西南地区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迁渝后，“海派”画家自身及整体艺术风格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移植与涵化
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事例并不是孤立的。因此，
迁渝“海派”与西南美术的发展，无论模式与路径都
具有典型性，这是这一个案的学术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文化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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